
「早起三朝當1一功」是廣州某報某天刊登的文章所引的一
句，而這也是該文作者所指的「嫲嫲的金句2」，而筆者也有以
下的「媽媽的金句」：

早起三朝當一「工」
兩者帶出同一信息：人若惜時勤奮，定有所獲益、貢獻。不同
處在於那個同音字——「功/工」。擺在眼前的就是「嫲嫲的金
句」與「媽媽的金句」的對決——是哪個正確，還是同時成立
呢？
按字面，這句諺語的意思應是三天起早幹活，頂得上一個工作
天，即一（個）「工」，而不是一個「功」勞。再者，沒有
「工」何來有「功」，因此「功」是誤寫了！誤寫的主因是粵語
語料多屬口耳相傳；再加上廣東省的人口近年急劇變化，說粵語
的、懂粵語的淪為「少數民族」；香港雖則主要說粵語，但懂粵
語的卻隨人口老化而變少了；試問靠誰來「正視聽」呢？
話說回來，這個「起早」的行為實在有「功」，值得表揚。筆
者便來個順水推舟，仿作了如下的一句：

三朝起早記一「功」
「早起三朝當一工」其實並非粵語專有，還有其他書面寫法：
● 早起三朝作一工
● 三早當一工
粵語中，此句通常會這樣連用的：

早起三朝當一工，早起三年唔使窮
【Getting up early for three days makes up a working day.

Getting up early for three years makes you get out of poverty.】
如據「早起三朝當一工」推算，早起三年便約莫3多了一年可

用時間，這樣會窮到哪裡去呢？
與此句相仿的於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後續：
● 早起三朝當一工，早起三年當一冬4 / 三工早重一工，三冬
早重一冬（台灣客家諺語）

● 早起三朝當一工，早起三秋當一冬
● 早起三朝當一日，早起三年頂一春
● 早起三朝當一工，常餘一勺成千鍾
【常餘剩一勺糧，積累下來可成千鍾糧；用以勸人勤儉，說明積少成

多的道理】
有人用以下一句作為「早起三朝當一工」的英譯：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Early bird gets the worm.

【早起的鳥兒有蟲兒吃（先捉後吃）】
這裡的「早起」不只有所貢獻，還道出「佔先機」的重要性，
因而這個英譯不大恰當。

其實，「早起」亦未必有優勢，皆因：
Early worm will be caught by the bird.
【早起的蟲兒會被鳥兒吃的】

這正正是「行先死先」也。同樣早起，命運迥異。所以說，要
做就做「早起的鳥兒」，不要做「早起的蟲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當」讀「擋」，當成/作、看成/作、頂/抵得上、相當於的意思。
2 「金句」是外來詞，從golden words 翻譯過來的，與quotes, quota-

tions義近。原先是名人所言、名著所載才配得上這個稱號，現在已廣泛
地表示某些人所說的有內涵話語，實有濫用之嫌。

3 「約莫」亦作「約摸」，大約、大概的意思，口語中「莫」會讀
mok2/mok3。

4 一年得一個冬/春，所以「一冬/春」指一年，而非一季。

結語
今天是《粵語講呢啲》破題兒第一遭。專欄叫這個名，是否公
告天下：這裡說的是我這些（語帶傲慢），而不是說你這些（語
帶輕蔑）呢？如是者，真個是「大言不慚」了罷！如你們也有同
感，那應誤會了！筆者的原意是：這裡說的是那些眾人誤解的、
多人狐疑的、合乎邏輯的、與時俱進的、快將「失傳」卻挺有意
思的（語帶堅決），而不是說那些耳熟能詳的、拾人牙慧的、穿
鑿附會的、得個「潮」字的、屢被「瘋傳」卻無甚意思的（同樣
是語帶輕蔑）。如是者，只不過是「大義凜然」了罷！
筆者選擇這篇打頭陣的用意是因為它能充分展現專欄處理粵語

在「形音義」上的手法：
「形」——字詞、語句的正寫，有需要時會附以俗寫。
「音」——廣東專用字（廣東字/香港造字）的讀音，有需要
時會附以注音；口語/粵方言用字的讀音。
「義」——字詞、語句的解釋，有需要時會附以寓意。
讀者除可從文中看到主打的粵語外，還可看到同一課題在不同

地域上的表達方式，且在適當時與「外地」相類課題作對比，意
念是題材無疆界、資料任穿梭，在擴闊讀者視野的同時，亦達到
文化共融，一舉兩得。為了讓有志學習粵語的外國人/外籍華人
較易掌握語中精粹，筆者會在適當時注入英語翻譯。由此看來，
粵語在專欄中有時會充當引子或切入點，隨後便與世界「接
軌」。所以，以後別把粵語這既輕鬆活潑又寓意深長，且極具生
命力的語言看成既「粗鄙」又「老餅」，最適宜放進博物館的東
西了。
最後，筆者希望這個專欄能帶給公眾一個對粵語的全新觀感，

多謝各位。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天下奇觀海寧潮，那年，我們觀潮卻去
了蕭山。杭州的作家朋友說，蕭山有個紅
山農場，與海寧鹽官夾錢塘江而成犄角，
去那兒觀錢江潮和去海寧鹽官觀潮一樣的
氣勢，卻沒有海寧人多羅皂。紅山農場錢
塘江大堤上其實也已人流湧動了，還有穿
梭往來的公安人員，他們吹哨子、牽繩
子，攔出了一道道的警戒線。因為錢江大
潮奔湧而來如脫韁的野馬，每年都打倒許
多觀者，甚至把汽車也捲下堤去，還是小
心防範為好。我們就聽從指揮，坐在警戒
線內的堤岸上靜靜等待大潮的到來。
時間在逼近，堤岸上的喧囂漸趨平靜，

愈來愈靜，人們都仄耳諦聽行潮的聲
音，我這時才安下神來把目光集中投向了
江面。江面上間隔有距築了好幾道「丁」
字壩，如劍鋒樣插入江心，那是為了削弱
潮將軍的鋒芒。早時沒有「丁」字壩，大
潮咆哮湧來，淹過大堤，吞沒大片農田，
吞噬無數房舍，其惡莫大焉。由茲可見，
當文人墨客詠讚錢江大潮壯觀之際，正是
江畔百姓叫苦不迭之時。
江心有「丁」字壩，還有幾十條穩悠悠

的漁船。這船在江上作甚呢？不成舟子們
也有觀潮的雅興？不過這解釋不通，觀潮
宜在岸上，怎麼會在水中呢？要不他們在
舉行神秘而莊重的祭奠儀式，祭奠那位叱
咤風雲的潮將軍？是的，潮將軍該祭，因
為傳說這位潮將軍是伍子胥忠魂所化，老
百姓對忠勇的英雄總是崇拜的。
差矣，舟子們非為觀潮，非為祭神，他

們橫舟江中為了趕捕潮頭魚。當地人說，
每年錢江行潮是漁家捕魚的好時機。潮之
來也，一路浩浩蕩蕩把出海口和江裡的水
族們一併驅趕而來，好似潮將軍揮動鞭
子趕大群的牛羊一般，漁夫們哪得不怦
然心動、伺機而動呢？但我不禁生疑——

這幾十條漁船如何對付洶湧不羈的潮頭
呢？
潮如期而至，遠遠的一線銀白，伴有低

沉的隆隆聲。須臾，這一線銀白移近，撞
向一道道「丁」字壩，訇然炸響，炸出沖
天的水花，躥濺起無數碎瓊亂玉；或如兩
樣兵械交鋒，迸射出道道光亮，這時你會
理解什麼是中流砥柱的含義，潮水每過一
道「丁」字壩，威勢就減退一截，但其總
體威力依然巨大，那白花花的一堵潮牆愈
逼愈近，人們的注意力卻集中向了那幾十
條江上的漁船，且看它們如何應對高高壓
來的潮牆？不難想像，它們倘不採取應急
措施，必定會被潮牆掀翻壓碎。而此時能
有什麼應急措施呢？順潮而逃？那是來不
及了。江岸觀眾無不為這幾十條漁船捏一
把汗，它們的下場十有八九會成為潮將軍
鞭下的魚鱉啊！
且慢，但見漁船們一一不慌不忙掉轉身

子，把船頭對準了呼嘯而來的潮牆，機器
開足了馬力，義無反顧地朝潮牆迎面衝
去，船體高高豎起，幾乎直立成九十度夾
角，「呼」一下，竟爬上了高高的潮牆，
一條、二條、三條……漁船紛紛登上潮
頭。觀眾此時不再對行潮感興趣了，屏息
靜氣看漁船攀潮牆的表演，每看到攀上一
條就鼓掌歡呼。聽到了觀眾的喝彩，舟子
們更來勁了，登上潮頭者向我們揮手致
意，沒上潮頭者繼續攀登，一時江面上潮
水的呼嘯聲和人們的歡呼聲熱鬧成一片。
幾十條船中有三條被潮水顛覆，船底朝

天，但落水的舟子很快從船底下鑽了出
來攀上了底朝天的船板，如佔領小島的勝
利者那樣揮雙臂向岸上的觀眾們致意，
他們沒有失敗，他們同樣是弄潮的健兒！
如是，觀漁船弄潮的奇景遠遠勝過了觀

潮本身。

學者李霖燦原是從事美術研究的，後來對
納西東巴文產生了興趣，開始進行研究，並
取得了豐碩成果。近讀岳南先生的新作，其
中有一章是關於李霖燦的學術經歷的，從中
我們了解到：李霖燦之所以能在納西文化研
究方面取得成績，是與考古學家董作賓對他
的無私幫助分不開的，可以說，如果沒有董
作賓，就不會有李霖燦後來的成就。
李霖燦是國立杭州藝專的學生，1938年畢

業之後，到麗江去做邊疆民族藝術調查，在
參加一次茶會時，看到了由沈從文先生收藏
的幾卷納西象形文字，立即產生了興趣，有
了調查這種古老文字並編成一部字典的念
頭，其個人理想開始從單純的藝術審美走向
科學求真。
李霖燦把這一想法向學校進行匯報，得到

了滕固校長的贊同和支持，滕校長當即寫了
一封信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研究員董作
賓，讓李霖燦前往拜謁。李霖燦便帶滕校
長的親筆信，到位於昆明郊外龍頭村的史語
所去見董作賓。見面之後，董作賓絲毫沒有
架子，熱情地接待了這個小伙子，高興地對
李霖燦說：「你去麗江研究納西文字時，要
注意那種圖畫文字的字源，這對文字發生史
的比較研究是十分有用的，難得現下當今，
還有這種洪荒太古的活標本存在。」李霖燦
愉快地回答道：「必定在這方面有所報
命！」臨別時，董作賓還送了一盒點心給李
霖燦，囑咐他在路上吃，使李霖燦感到很溫
暖。
一個星期後，董作賓進城時，又順便到學

校看望了李霖燦，見李霖燦用一個三條腿的
破課桌釘在中柱上寫文章，便笑鼓勵道：

「年輕人精神這麼好，中國歷史不會亡！」在交流中，董作賓告訴李
霖燦：「納西象形文字尚處於文字與語言的分野不甚明晰的舞蹈階
段，正向形象時期演變，恰恰便是語言學者們傾心以求的一種文
字……」給了李霖燦很大啟發。
董作賓又告訴李霖燦：吳金鼎、王介忱及曾昭燏等學者組成的發掘

團正在大理蒼山、洱海一帶搞考古發掘，建議李霖燦先跟這些考古學
家學習一下田野考古調查技術，並從口袋裡掏出一封推薦信交給李霖
燦，說如果決定去的話，就把這封信交給吳金鼎。見董作賓為自己考
慮得如此細心，李霖燦很感動，表達了感激之情。
因為有了董作賓的推薦信，數日後，李霖燦找到了考古發掘組，開
始跟隨吳金鼎等人進行田野發掘學習，並有了很大收穫。發掘工作結
束後，吳金鼎等人返回了昆明，李霖燦準備正式開始納西文字的調查
工作，可是，他卻遇到了一個現實問題——身上沒錢了，連吃飯都成
了問題。萬般無奈之下，李霖燦想到了董作賓，雖然兩人並沒有多少

私人交往，但他還是硬
頭皮寫信向董作賓求
助；董作賓接到信後，
立即行動起來為李霖燦
捐款，李霖燦日後在文
章中回憶說：「救人如
救火，彥老（董作賓）
想到了籌錢為第一，在
他家用浩大拮据萬分的
情況下，他率先解囊，
拿出生活費五十元作為
倡導……」在董作賓的
張羅下，吳金鼎等人也
紛紛捐款，為李霖燦解
決了燃眉之急。
令人感動的是，為了

能夠徹底解除李霖燦的
後顧之憂，讓他能安心
做研究工作，董作賓繼
續為李霖燦想辦法、找出路。恰好那時，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擬增加一
名工作人員，董作賓得到消息後，便積極向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推
薦李霖燦，從而使李霖燦獲得了這個職位。有了這個職位後，生活就
有保障了，籌備處給他定的月工資是法幣160元，在匯第一個月工資
時，同時匯來了6,600元作為調查費用，有了這些保障之後，李霖燦便
開始安心從事調查工作，在幾年後取得了豐碩成果。
1943年9月，李霖燦接李濟的指令回籌備處述職，當時的籌備處已

遷到四川李莊鎮，李霖燦便帶大量研究資料上路，歷時兩個多月抵
達李莊，為籌備處的同人做了一場工作報告。
隨後，李霖燦又開始了《麼些象形文字字典》的編纂工作，1944年

6月，《麼些象形文字字典》出版，成為納西文化研究的不朽巨著。在
這部書的編纂過程中，董作賓一直密切關注並給予了熱心指導，書成
之後，董作賓欣喜之餘，對這本書做出了「分類精細，解說詳明，材
料豐富，標音準確」的評價。此後，由李霖燦編纂的《麼些標音文字
字典》等著作陸續問世，為納西東巴文字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而李
霖燦也因此成為了納西東巴文字研究方面的著名學者，被譽為「東巴
文化之父」。
李霖燦之所以能在納西東巴文字研究方面作出那麼大貢獻，是因為

得到了許多人幫助的結果，而其中對他幫助最大的，則是董作賓，可
以說，如果沒有董作賓，就沒有學者李霖燦、就沒有《麼些象形文字
字典》及《麼些標音文字字典》等皇皇巨著問世。令人感動的是，在
兩人見面之前，董作賓並不認識李霖燦，和他沒有任何交往，但董作
賓從李霖燦身上看到了一個文物史家、民族學家的潛質，便毫不猶豫
地幫助他、提攜他，這既需要發現天才的眼光，也需要無私奉獻的精
神。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是一種很可貴的品質，董

作賓就是這種品質的擁有者。正因如此，中華民族文化才能綿延不
絕、薪火相傳，在世界文化史上綻放出絢麗奪目的光芒。

遊武漢，皆因黃鶴樓；如果錯過，真是人生一大憾事。知道黃鶴樓，皆因
唐時崔顥一首詩：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這童年已讀過了。如此韻律鏗鏘，節奏明快，淺顯易明，一讀就識背了。

據說李白登上黃鶴樓時，看到崔顥的詩句後大為折服，說：「眼前有景道不
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於是揮揮袖，無作而去。但其實，李白亦有關於黃鶴
樓的詩，且看：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詩題是：《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故人」就是孟浩然。當然，這只

是李白和孟浩然在黃鶴樓相聚，再而相別的詩，並沒有吟詠黃鶴樓之句，但登
之高樓，看到孟浩然的孤帆遠去，看滾滾長江水，那種感慨，詩人遂發而為
詩。但看了崔顥的詩，終認下風，不敢吟此樓。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亦認
為：「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清代孫洙編選的《唐詩
三百首》更將其放在「七言律詩」的首篇。凡此種種，皆可見歷代對崔顥《黃
鶴樓》之推崇備至。就是這崔顥的詩，才使我來到這樓，登上這樓，滿以為發
下抒古之幽情，可是卻大失所望。
黃鶴樓始建於三國，當時是座用於軍事瞭望和指揮的崗樓，其後才逐漸演

變為登臨遊憩、吟詩作畫的勝地。可是，它卻歷劫滄桑，屢建屢毀；最後一座
被燒毀於清光緒十年（1884），百年來樓址空存，有名而無實，直至一九八
五年，經五年建設，才成今日有升降機的黃鶴樓；換言之，我所登者已非崔
顥、李白之樓。一點古意也沒有了，失望油然而生。幸好我仍然有樓可登，燒
後五年，黃遵憲到此，面對廢樓，寫下了一首詩，其中有兩句云：「黃鶴高樓
又捶碎，我來無壁可題詩。」詩人墨客之悵然可見。
一九二一年四月，中國報史的開拓者戈公振，以《時報》記者的身份到漢

口採訪。一日，在《正義報》編輯貢少芹陪同下，到慕名已久的黃鶴樓，然而
樓已沒了，只築有警鐘樓一座，群眾仍呼之為「黃鶴樓」，弄得戈公振啼笑皆
非，唏噓萬分。
我們在所謂「黃鶴樓公園」閒逛，忽有兩青年趨前，遞相機說可否代拍

照，一口標準普通話，卻嫌生硬，應是外客，問之，果然是韓國人。遂代攝
之，再談幾句，原來他們在首爾已修習中
文，暑假特到武漢一遊，對黃鶴樓的情懷，
和區區一樣，都是讀了崔顥之詩而來。問他
們有何感想，一人說：「和我的想像不
同。」另一說：「聞名不如一見。」在現代
化下，在發展旅遊的大前提下，所有的名山
樓閣古寺，又怎再有詩詞歌賦所描畫的景象
呢！勿奢望。
攤開書卷臥遊天下吧，相信還愜意得多。

■黃仲鳴

黃鶴樓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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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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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講呢啲

■李霖燦（右）在納西東巴文字研究方面作
出了巨大貢獻，其中對他幫助最大的是董作
賓。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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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三朝當一「工」，三朝起早記一「功」

■古黃鶴樓已毀，現時的乃建於
一九八零年代。 作者提供

孫兒：嫲嫲早晨！我現在往田裡工作了！
嫲嫲：整整三朝你也那麼早起來工作，真值得獎勵啊！

烏兒：大清早起來，果然有很多蟲兒爬上來啊，今天可吃個飽的了！
蟲兒：那起早對我們有何意義呢？


